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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思路打开新局面--浅谈初中语文教学之误区

早在1978年，吕淑湘先生就说过：“十年时间，两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习本国语言，却是大多数人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①”怪在哪里？怪在应试教育扭曲了语文教学，给语文教学和语文学习带来了种种痼疾。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说：“应试教育是以考试为手段，以单纯学科分数为标准，以把少数人从多数人中选拔出来上高一级学校为目的，应试教育影响国民素质的提高。”柳斌的讲话是从教育目的与受教育者是否主动全面发展这两个角度指出了应试教育的弊端。在应试教育的桎梏之下，“学生要分，教师要绩，学校要名”，这就导致了中学语文教师一切教学都是为了应付那一张高考语文试卷而教，中学生一切语文学习也都是为了应付那一张语文试卷而学。这样一来，语文教学就生出以下种种弊端，给初中学生学习语文造成阻碍与不利。

一、重聚合、轻发散  

从应试的需要出发，教师要求学生做大量的中考的模拟题。这些中考模拟题大部分都是所谓的“标准化题型”，强调答案的唯一性。这是一种错误的作法。原教育部长陈至立指出：“所有东西都标准化了，连语文的答案也搞标准化，‘齐心协力’就对，‘同心协力’就错，这样的教育是一种八股教育，不利于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这种命题及其训练方式首先忽视了语文作为人文科学的模糊性、隐晦性、多义性特点。语文不可能像数理化那样精确。一道数学题，—百个数学家来解，尽管解题思路不同、方法不同，答案都应该是一致的、唯一的。可是，一道作文题，一百人来写，就会有一百种写法；一篇文章，让百个人来评论，就会有一百种说法，即使求得大同，也难免存有小异。如对李商隐的名篇《锦瑟》，朱彝尊说是悼亡诗，苏东坡说是咏瑟诗，何焯说是感伤诗，刘批、许凯说是爱情诗，张采田说是政治诗。③古人认识分歧，有说是作者晚年回顾一生政治遭遇之作；有理解为生离死别之恨；……等等，这些说法似乎都能言之成理，似乎又都不能天衣无缝，到头来只能见仁见智，凭读者自己去选择、想象和判断，得不出一个统一、明确、众所公认的结论。试想把上述各家的说法变成选择题的选项，考生该选哪一项呢?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语文标准化命题的评分客观，其实，也不尽然。就答案而言，所谓客观，无非是制题入主观认识的一种外化，仍是一家之言，它带有制题人的主观色彩，未必能穷尽所有的理解，这种答案的唯—……不等于科学性；就答题方式看，它只面向结果而忽视过程，无法了解考生运用有关知识来解题的思路与步骤，无法了解考生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即使答案正确，亦无法判断是运用知识和技巧做出来的，还是缺牙巴咬虱子——碰上的。因此，这种答案的客观性往往掩盖了答题的偶合性，难以衡量考生的语文实用能力。从历年全国各地中考、高考语文试题阅卷表明，不少考生对标准化题答不好，但作文写得好。创作《人到中年》的作家谌容说，如果叫她做儿子的语文试题，她也许不能及格。一些大学的中文教授对此也有同感。这些事实从一个侧面也说明，这种语文标准化命题不能真正衡量出一个人的语文实用能力④。语文教师指导学生长时期做大量的只求答案唯一的语文标准化命题，必然造成重聚合思维、轻发散思维的恶果。多年来，初中语文教学在应试教育的冲击下，只习惯于对学生进行聚合思维的训练，即把问题所提供的各种信息聚合起来得出一个共同的答案。因此，教师搞—言堂，对学生一味地灌、注、填。把学生的知识限于教师的讲稿之中，把学生的思维囿于教师的“设计”之内。语文要像数理化那样搞标准答案，选择题要四者择一，表述中心思想要用同—格式、同一措辞，分段要人人相同，写作方法也要有共同体会，大家都要在同—段文章中体会到同样的东西，不允许学生越雷池一步，不容置疑，更不许发表与教师不同的意见。这种作法与科举时代恪守《五经》的教义，并以宋明理学派的理解为金科玉律，不许儒学有所发挥的作法又有什么两样?无怪乎陈至立部长把这种所谓的语文标准化命题和八股相提并论了。这种作法必然禁锢学生的思想，使其思维的起点和终点在同—方向和同—层次上，势必会抑制学生的发散性思维，使他们形成一种消极的思维定势，即往往对书上或权威性的说法，总想如何领会它、记住它，而不敢另作新解以推翻原说。学生只能“唯书”、“唯上”，作“活书橱”、“人形鹦鹉”，其结果必然缺乏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科学研究从孤立、线状、静态向综合、立体、动态转变的趋向。   

当前，科学的飞速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现代技术革命的冲击，已经和正在对社会发展的“工作母机”——教育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今天的教育，不但要考虑当前经济的要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未来科技发展的需要。只有“创新学习”，才能培养出有适应能力的富于创造性的一代新人。初中语文作为学习各学科的基础工具，仅仅习惯于对学生进行聚合思维的训练，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目前与未来世界的复杂性。为了培养具有善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有时代精神的新型人才，初中语文教师应引导初中学生进行发散性思维。

什么是发散性思维？发散性思维学说的创立者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认为，发散性思维是指从已知信息中产生大量变化的独特的新信息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思维过程无一定指向，在头脑里呈散发型。它有“多个思维指向”、“多个思维起点”、“多个思维角度”、“多种逻辑规则”，其目的是为求得更正确、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发散性思维是构成创造性思维的主导部分，而创造性思维是创造性学习的重要因素，是素质教育要实现的目标之一。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给学生的思维活动以较大的范围，有利于培养学生善于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培养学生多角度、多方面、客观本质地看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为了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能力，我们可以启发学生运用多种正确的方式、答案去解决同一个问题。对同一个词语进行多种多样的造句训练；对同一个意思用不同的句式加以表达；对同一段文字从不同角度进行多样性的评论分析；对同一个写作材料从不同方面去立意构思作文。如叫学生根据“东施效颦”的故事写一篇作文，就可以要求学生从多方面展开思路，不要雷同。这样一来，学生的写作角度就可以发散开来。例如：可以写《人颦亦颦美不了》，批评不顾自身条件，生搬硬套，不仅美不了，还要惹人笑；可以写《东施，你何必愁》，规劝东施，丑亦有其美，贵在健康身心，不必急，不必愁；可以写《谈如何表情、化妆》，肯定东施有爱美之心，但不懂致美之法；可以写《即使东施是美人》，指出简单的模仿并不美，因人制宜，创新才美；可以写《西施的颦为什么美》，探讨艺术中的病残美；可以写《我看西施并不美》，讨论健康美；可以写《莫做东施乡邻》，批评闭门指责是不对的，应当关心、同情，与东施为善。以上观点看似对立，实际上是强调了不同的侧面。形象大于思想，观点相左的文章是允许存在的，因为现实生活中的认识本来就是不一致的，关键在于道理要讲通，要言之有据，鼓励学生突破一般认识，敢于创新。                

二、重讲练、轻读诵

应试需要处处设防，生怕有所失，因此，与之对应的是讲练就需要面面俱到，生怕有所遗漏。于是，不讲深讲全，讲者不放心，听者不罢休；不搞题海战术，不弄得学生疲于奔命、穷于应付，不叫练得扎实。还美其名曰“抓死练治，死去活来”。教师用繁冗的讲解和大剂量的练习来淡化甚至取代学生以熟读自悟为基础的“涵泳”之法，学校不闻琅琅读书声，但见习题如海洋。这是语文教学的第一败笔。学语言，必须遵循语言的规律，正常儿童学习口语，往往无须花费多少时日就能“无师自通”，这是因为符合语言的习得规律。可以设想在他们进入小学中学之后，语文教学如果坚持让他们大量接触书面语的话，他们这种近于天赋的语言习得能力一定还会继续得到发展。可是，这种“重讲而轻读”与“重练而轻读，”的教法无情地遏止和阻断了这种可能性。繁冗分析讲解、五花八门的语基知识、花样百出的练习题，已经占据了语文学习课内外的大部分时间。学生已经不是文章的阅读者、体悟者、欣赏者、模仿者，而成了记忆的机器、分析的机器、做题的机器，最有情有义有味的语文，成了学生倍感头疼的课程。如此心态之下，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减弱是不难理解的。这种教学方法不但违背了语言学习的规律，也包含着对学生人格的蔑视和对学生人性的摧残。

当然，我们不是不需要讲，而是不要讲重于读；也不是不需要练，而是不要练重于读。讲与练不能代替熟读背诵课文，而是要帮助学生读懂课文。“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熟读背诵就是语文学习的本和源，就是要求学生日日操练必须掌握的基本功。古人重视熟读背诵的议论很多：扬雄的“能读千赋能善赋”；董遇的“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司马光的“书不可不成诵”，“独下帷绝编，迨能倍讽（背诵），乃止；欧阳修的“作诗须多诵古今人诗，不独诗尔，其他文字，皆然”；王士贞的“读书须铨择佳者，熟读涵泳”②。对于这些古人重视诵读的言论，我们都已能耳熟能详。有了这诵读的基本功，学生才有移情化性、激发思维、转换能力的才能，教师才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其智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的可能。诚如巴金所言：“我背诵得较熟的几书中间有—部《古文观止》……里面有一部分我背得出却讲不清楚……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我有两百多篇文章储蓄在脑子里面了，虽然我对任何—篇都没有好好研究过，但是这么多具体的东西至少我可以明白文章并非神秘不可思议……我仍然得感谢我那位强迫我硬背《古文观止》的私塾老师。

巴金从熟读背诵文章中获益终生。语文界同仁们多年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也证明了一点：要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以熟读背诵为主比以讲析为中心的效果好。以学诗为例，如果说“熟读朗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是许多前人的经验之谈，那么讲析“唐诗三百首，不会作文也会编”（随口编造）“却成了今人的感叹之声。学文也是如此，如果说，“熟读古文二百篇，不会作文也会编”是许多前人走过的成功之路，那么“讲析今文二百篇，读写能力不沾边”，却成了许多今人面对的严酷现实。从小学到中学，2700多课时学语文，每节课腾出15分钟，让学生熟读背诵一两个语段或一两篇短文，这样日积月累起来的言语要素，如丰富的词语、多变的句式、语言的通畅协调、分寸情味，直到形象气势，就会在头脑中形成牢固原网络系统。当学生一遇到内在(自己表达)或外语言刺激时，就能凭借这个系统不假思索地分辨出词语的好坏、句子的正误、文气的滞畅、表达优劣。这时，他就具备了通常所说的“语感”。可以说，“语感”是一种无意识的知识，又是一种不自觉的能力，是一部小往大来的书和小往大来的语法，是一个读、写、听、说等言语活动的质量和效率的杠杆，在所有的言语活动中都起关键作用而不可须臾或缺。离开了熟读背诵，就无法形成语感，而离开了语感，一切的读写听说都无法正确进行，—切的语基训练都失去了实用价值。

我们强调熟读背诵，并不意味着提倡死记硬背。所谓“死记硬背”，是不加理解的囫囵吞枣。而要求在理解基础上把学过的知识记牢。我们不赞成“重讲而轻读”、“重练而轻读”，提倡“重读而行导”，导之以各种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如程序阅读链中的认读，解读法、赏读法、评读法、记读法、用读法，完全阅读链中的视读法、听读法、说读法、思读法、写读法、行读法，基础阅读链中的选读法、精读法、问读法、略读法、参读法、速读法，应用阅读链中的研读法、导读法、猜读法、审读法、校读法、播读法等。通过这些方法，让学生把读诵、思考、运用结合起来，其学习效果会更佳。

三、重讲读、轻听说

系统论告诉我们，一个系统是由许多部分构成的，是各部分相互间具有有机联系和特定功能的整体。这里，首先要明确的是整体是由许多部分构成。许多部分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缺少，缺少了就无“整体”可言。就像一个人一样，缺胳膊少腿，也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就像一首歌曲一样，少了几个音符就不成调；就像一幅画一样，少了几根线条或几种色彩，画就不成其为画；就像一部机器一样，少了几颗螺丝钉或几个零件，机器就无法转动。同样的道理，阅读、写作、说话、视听作为语言能力这个大系统中的四个子系统也是缺一不可的，它们作为语文能力的四大组成要素有其相对的独立性。

再说，构成系统的各个部分(要素)彼此之间是有机联系的，失掉这种联系，整体的特定功能也必然受到影响。听、说、读、写这四个子系统也是相互联系在一起而构成语文能力这个有机整体的，加强其中一点，会使其它三点得到加强；削弱其中一点，会使其余三点受到削弱，就像《红楼梦》中所说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几家联络有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比如听知能力中本身就包含着敏锐的感知能力、深刻的理解能力、正确的判断能力和丰富的联想能力。听也是说、读、写的基础。听力差，就其实质而言，就是感知、理解、判断、联想能力差，这对说、读、写三大能力的培养也有影响。再说，听是获取知识信息的一种重要手段。听知能力差，获取知识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受到阻塞，知识贮存不丰富，也必然影响读、写、说，因为这三方面的能力也要以知识为基础。叶圣陶说：“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而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因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⑤叶老这段话也说明了听、说、读写之间的有机联系，应作为一个语言系统的整体加以重视。

过去对语言能力的听、说、读、写四大子系统虽然也同时并提，但由于中考与高考命题的局限性，出题只能涉及读、写而无法触及听、说。从应试需要出发，师生总是厚读、写而薄听、说。有人试图也作一些调整，那也不过是相当于在炒菜时加点葱蒜一样，添加味道而已，并未真正作为语文能力训练的要素。这样，语文能力系统也就不成其为系统了。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是某种“残疾人”，说起话来常常是无头无尾、任意粘连，罗嗦重复、没有重点，而且语病也较多，什么中心、条理、语法、逻辑，全然不顾。

克服重读、写而轻听、说的偏向，首先要从考试改革做起，让考试这根指挥棒指向听、说教学的领域。其次，要有具体措施。如有些地方在教学中实行四科分立，阅读、写作、说话、视听独成一门，有固定的课本和时间。施教时，也考虑四方面的彼此联系和相互渗透。有的地方为了培养学生听知注意力、听知理解力和听知鉴别力，采取随机训练和计划性训练等方式。在随机训练中，有听想、听读、听说、听记等。有的地方在说话训练中，也有序列性步骤，即从朗读人手，让学生逐步掌握说话的技能，然后以复述和讲述作为从读到说的过渡手段。在表达方式上，从叙述性语言训练到说理性语言训练，从独自训练(即把他人作为自己听众的个人语言陈述，它包括口头复述、口头作文和演讲几种主要形式，)到对话训练(即以谈话双方互为听众、互为发言者，它包括答问、对话、讨论、辩论等几种主要形式)。

四、重肢解、轻整体

格式塔心理学告诉我们：感觉并不是各种感觉要素的复合，知觉并不是先感知到各种成分再注意到整体，而是先感知到整体的现象而后才注意到构成整体的诸成分，部分相加不等于整体，一个事物的性质不决定于任何一个部分，而依赖于整体。这一思想要求我们把文章看着整体网络，从解词释义到文章分析，都要考虑到整体性质对部分的制约关系，要引导学生从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篇的原则出发来把握语义。让学生把一篇课文看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凭着初感让他们自个儿去玩味，揣摩涵泳于整篇课文中的情感基调、主题思想、独有的写作方法等。要让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去猜测、琢磨，然后说不定一束顿悟的光线照亮思维的一角，刹那间抓住了课文的主旨和特征。再接着分析整体的各个构成部分即课文的段落。分析段落不能孤立地进行，必须注意到各段的内在联系，尤其要注意每一段落在整体中的作用和意义。

可是应试的需要渐渐淡化了初中语文教师应有的认知心理学的整体直觉观，也严重地扭曲了许多初中学生学习语文的正常心理。多年来，中考的阅读题，多半是语段分析，即从全篇这个有机整体中抽取出某一段落，然后再就失掉整体性制约的段落命上三、四个小题让学生作答。为了让学生适应这种题型，许多年来，全国中学语文教学几乎都变成了语段教学。好端端的文质兼美的文章肢解成若干碎片，抠这个字眼，抠那个层次。有一位语文教师教《白毛女选段》，备课时，首先想到，假若中考考到这篇课文时，可能会怎样命题，于是针对课文各段内容按照考纲考点共设计了四十六道训练题。上课时，不让学生完完整整地诵读课文，只让学生整整花三个课时去做练习题。这是把文学作品的感人形象用逻辑解剖刀割成几个干巴巴的条条，学生感到索然无味。有的教师在诗歌教学中，忽视了形象的整体性，仅仅靠逻辑分析孤立地解释诗句和分析表现方法，把完整的诗篇讲成一些干巴巴的概念。如讲《木兰诗》中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四句时，分析道：“为什么要跑遍四大门呢?那是因为‘昨日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如此大规模的征兵，必然造成战马供不应求，而且‘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使木兰买马又比别人迟一步，供应缺少，又买迟了，于是跑遍四门才能买全”。这样分析，把诗味都分析光了。因为这里的铺陈显然不在于说明从哪里买来了什么，而是要渲染木兰跑遍四面八方、为出征做准备的繁忙气氛，这才是从整体把握了形象。

上面谈及的肢解教学，不仅扼杀了文章的气韵和灵动，而且扑灭了学生的睿智之光，这不利于培养他们的直觉思维能力。韦特海墨说：“知觉本身显示出一种整体性，一种形式，一种格式塔，在力图加以分析时，这种整体性就会被破坏。”这好比欣赏一朵花，本来它艳丽无比，你却要用显微镜让学生看其细胞分子，再用透镜析出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七色组合，再从化学生物学角度分析花的构成成分。最后阐释生长历程、土壤气候、人工培育、科属纲目及作用贡献、伟大精神。甚至要砍成段段、切成条条、剁成丝丝、磨成面面、化成水。这时你问学生：这花美不美?恐怕学生会说：“你不说我倒觉得很美，你越说我越觉得它丑恶乏味，快要呕吐。”肢解整体性的语文教学就有似于此。

五、重课内、轻课外

由于应试教育的压力，学生的语文实践活动仅囿于语文课本上应试知识的重复演练。老师把学生看作被动接受书本知识的容器，把学生记住书本知识作为学习活动的终结。长期以来形成一种传统教学模式，即教学以课堂为中心，课堂以教师讲授为中心，讲授以知识传递为中心，知识传递又以应付考试为中心。学生只会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完则丢笔记。课堂以外的语言实践活动化为乌有，课本以外的语言材料无暇顾及，语文教学全盘禁锢在45分钟的课堂上。这种封闭的课堂教学堵塞了语文教学的源头活水，抹煞了语文教学的实践性、社会性、实用性特点。

语文和生活的外延相等。我们应实施大语文教育，指导学生运用课内学习的知识和方法向课外延伸和拓展，去广泛接触社会、接触生活，从中吸取知识，吸取语言材料，参加广泛、多样、实在的语言交际活动，从中领悟语言博大精深的内涵，练就运用语言的各种技巧和习惯。仅以作文教学而论，如果不让学生去感受生活、积累素材，培养审美感知能力，只是关在教室内向书本猎取句子，拼凑作文，是断然写不出好文章来的。这就要求我们语文教师的视野冲破课堂的局囿而扩展到宇宙万物中去，去引导学生发现那些具有生命形式的事物。让我们带学生去观赏高山的雄姿，去倾听江河的怒吼，去感知秋叶的叹息，去触摸大地的体温。在生活中，那一缕流云、一片残贝、一根小草以及炊烟、溪流、火苗等等无不具有与生命同构的形式。只要我们语文教师经常地引导学生去体验和感受现象世界，耳濡目染、不断熏陶，就能调动学生潜在的感知能力，并能使他们对外物的感知越来越敏锐。当外物的完整、均衡、对称、节奏等运动形式完全内化为学生自身的活动模式和习惯之后，学生的审美感知就变得越来越细腻精巧了，甚至是一朵微小的花，也能唤起深沉思想的表达。果欲学作诗，功夫在诗外，学生有了这“诗外”的功夫，写诗作文何愁无灵感?又何愁言之无物?  

综上所述，以上剖析了应试教育桎梏下语文教学出现的病态及其疗救方法，目的是要把语文学习从应试教育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朝着素质教育方向转变。当然，也不能把凡是为升学而进行的教育行为一概视为应试教育。界定是何种形式的教育，要从教育目的和受教育者是否主动全面发展这两个标准来衡量。我们反对应试教育并不反对必要的考试，只是反对“语文教学的一切都是为了考试”，要变“一切为了考试”的语文教学为“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一切为了学生”，这是语文教学的出发点，它要求语文教学不带任何功利，不能把通过语文教育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作为学校领导及语文工作的出发点。教师“为了一切学生”，说的是语文教学的培养对象应该是面向全体学生，不要只为少数升学有望的学生施教，把多数学生置于陪读的地位，而要使所有学生在各自的基础上学有所获，实现大面积丰收。“为了学生的一切”，这是语文教学的培养目标，它应该是全面发展的教育。我们的各种类型的考试，也不应该是对应试能力的检测，而应该是对素质水平的衡量。近几年高考命题的变化，已带有明显的对考生进行素质考查的印记，其命题意图也越来越向语文的实际运用能力靠拢，但在这方面还需要大踏步前进。有了上述指导思想，语文教学才有可能摆脱应试教育的桎梏，按照本文论述中所涉及的方法医治语文教学的各种痼疾，使初中语文教学健康发展，推动和促进初中学生学习语文达到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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